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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射艺的当代传承面临概念纷争、文化缺失、定位局限等困境。为深入挖掘中华射艺的文化价值，明确未

来发展定位，以德国哲学家奥根·赫里格尔关于日本弓道的著作《学箭悟禅录》为经验借鉴，在文化碰撞中以

“它山之石”反思中华射艺的传承与发展。认为：射之术在中国哲学“身心一统”认识论的影响下具有内外兼

修的特点，其“无艺之艺”的炼心价值追求将射引入“道”的精神层面。术与道的兼容并重使得中华射艺成为

人悟道的生活实践。“术道并进”的发展定位将使人们在中华射艺中发现价值理性，从而为中华传统体育超越

工具理性的认知提供一种精神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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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以其健身强体的功能为人们所认可，成为服

务人们健康生活的重要手段。体育又以其竞技休闲

的乐趣为人们所喜爱，成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

手段。这都是人类工具理性［1］的表现，将体育的功能

最大化，服务于人的生活。那么在工具理性之外，对

于体育（尤其是东方体育）的认知，是否存在以其自身

为目的、超越功利性的价值理性？

为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以德国哲学家奥根·

赫里格尔关于日本弓道的经典著作——《学箭悟禅

录》（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为切入点，从不同视角

考察现存的现象，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激发对

中华射艺当代传承的审视与反思。笔者借助日本弓

道中“术”与“道”的案例，从中国哲学“身心一统”认识

论出发，尝试重新认识存在于中华射艺中的价值理

性，并以“术道并进”的概念作为中华射艺当代传承与

发展的指导理念。其中，射之道的价值引领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可能存在于东方体育中的价值理性。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借助现代信息检索系统，在先秦两汉时期的 101

部原典著作中，检索与“射”字相关的所有文献段落共

计 2 249 段，检索古文献达 568 万字。查阅与“禅”

“道”相关的著作，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思想史方

面的研究著作。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以“射艺”为主

题词，检索到 181篇文章；以“禅”为主题词并选择“体

育”学科，检索到 160 篇文章；以“学箭悟禅”为主题

词，检索到 1篇文章。以上资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

文献基础，并为了解当下研究状态、丰富研究思路提

供了支撑。

1.2 专家访谈法

为更好地理解《学箭悟禅录》一书的观点，笔者访

谈了该书的译者余觉中先生。为深入了解射箭项目

的技术特点、规律，笔者多次访谈了前中国国家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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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成果 队总教练徐开才先生、李淑兰女士，亚洲射箭联合会

副主席、中国射箭协会副主席、2020年东京奥运会射

箭技术代表郭蓓女士。为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礼射，笔

者访谈了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秦

兆雄教授等学者。

2 中华射艺当代传承的困境

中华射艺是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历史

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然而，其在当代

的传承面临如下困境。

2.1 概念纷争背后的定位迷局

在商周时期将“射”纳入祭祀活动，并将“射”与

“礼”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礼射活动。孔子将之纳入

“六艺”作为教育贵族的必修课程。在中国古代的发

展历程中，军事意义上的射箭和人文教育意义上的射

箭长期并存发展，均具有重要地位，但近代射箭活动

逐渐没落。随着现代体育的兴起，西方竞技射箭进入

中国，取代了中国传统射箭。直到 21世纪初，中国传

统射箭才逐步开始在民间复兴。

射箭在中国的历史极为悠久，加之现代复兴的时

间较短，导致在称谓上尚存争议：关注射箭技术层面

者多将射箭活动称为射术、射技或射法；关注射箭礼

仪者以射礼或礼射来指称；关注射箭的精神培养价值

者则使用射道或禅弓的说法。徐开才将“术”提升到

“艺”的层面，著有《射艺》一书。全国大学生射箭（射

艺）锦标赛也以射艺专指中国传统射箭比赛。马明达

的《中国古代射书考》［2］认为，中国古代有关射箭的学

问通常被称为“射学”“射艺”“射法”等，其中以“射学”

最为恰当，并提出构建中国射学的观点。彭林等［3］则

关注乡射礼所展现的中国古代体育之道，编有《礼射

初阶》。贠琰等［4］专门就中华射艺的概念进行研究，认

为：统合性称谓“中华射艺”的提出使今后传统射箭领

域的研究师出有名。笔者认为，中华射艺的概念既有

中华的特指，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射箭活

动，又符合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表达中

国传统射箭的特点，因而使用中华射艺指称中国传统

射箭活动。

概念纷争反映的是中国传统射箭模糊的发展定

位和价值追求。作为一个表象事件，其反映的深层问

题也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难题。在现代

商业化、娱乐化氛围的冲击下，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

认识、判断和选择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分歧。中华射艺

的娱乐、竞技、教育等功能不断交织于认识体系中，导

致其定位模糊。

2.2 传承乱象映射的文化缺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发展的内源性动

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何挖掘、提炼并将之融入当

代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难题。中华射艺的当代

传承便面临这一困境。当开展中国传统射箭竞赛时，

用的是西方现代射箭的环靶，显示了我们的无奈与尴

尬。当将礼仪加入大学生射艺竞赛规则时，反对者认

为这是对日本弓道的模仿。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缺失

的表现，反映了当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和狭隘

的民族主义心理。当弘扬汉服文化的部分从业者穿

着“长袍大袖”去射箭时，并不知道古人是左袒习射

的，也很少有人用心研究基本的射箭技术。现代影视

剧中经常出现破绽百出的射箭器材、技法，甚至某博

物馆里还出现过将弓弦装反的闹剧。

这些传承乱象映射出当下传统文化的缺失。这

种缺失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缺乏了

解，如很多大学生都不知“六艺”具体为何；另一方面，

将传统文化作为“噱头”，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

解，如很多人将传统文化随意拿来，为我所用，任加阐

释。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是极为复杂的

难题，既要兼顾大众的接受程度，又不能迎合消费文

化的流弊。文化缺失带来的更深层问题是文化自信

的不足。在中华射艺的传承过程中，家长、校方都会

对该项目的功用产生疑问。在学生体育课中大多为

西方体育项目，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处于边缘地位，这

也是文化自信不足的表现。

2.3 术之定位潜藏的发展局限

由于中华射艺的当代复兴较晚，2000年之前，会

制作传统弓箭、掌握传统射箭技术的人寥寥可数。因

而，当下对于中华射艺的定位更偏重于“术”的层面。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普及和发展，虽然射艺的称谓越来

越多，但总体而言，尚未形成普遍认同。将中华射艺

定位于“术”的层面，以射准作为目标，在现阶段以及

未来的发展中都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笔者担忧的

是，将“术”作为中华射艺唯一或最高的价值定位与目

标是有局限性的，将制约其未来发展。尤其在以娱乐

为中心的环境下，以“术”作为最终追求会导致射箭项

目的功能性泛滥以及文化价值缺失。如果将“射”仅

作为功能性手段，缺乏文化内涵的价值引领，很容易

在实践活动中迷失方向。

早在 2 000 多年前，中国思想家们已创造了一种

独特的“射”文化，其价值追求早已超越了“术”或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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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与社会制度、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度的正向融

合。礼、德等精神价值与“射”的深度融合均是中华射

艺发展中文化价值的体现。这些文化价值在日本弓

道中得到了传承，射之“道”引领日本弓道成为世界性

的文化活动。奥根·赫里格尔通过日本弓道而悟禅的

实践体悟，展现了射艺在“道”这一层面的价值追求，

其《学箭悟禅录》对于中华射艺的当代传承具有较好

的借鉴意义。

3 奥根·赫里格尔的挑战：跨越东西方的文化

对话

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主要有宗教、哲学与科

学。哲学与宗教均关注人的思想与精神领域，并以各

自自洽的体系认识、解释人与社会。二者之间的藩篱

似乎牢不可破，加之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发智

者们进行探索的兴趣。更有趣的是，总有一些卓越之

士喜欢进行“跨界”的挑战：作为一名基督徒，牛顿早

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爱因斯

坦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曾言“人类应该更多地感

谢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那样的人物，而不是有创造

性的好奇的头脑的成就”［5］。不同领域的思想火花总

能激发一些伟大的思想，进而慢慢影响大众，为每个

人的生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生活”［6］

对于任何个人而言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根·赫里格尔在1953年进行的一场“跨界”挑战

也开创了这样一种“可能生活”。他的《学箭悟禅录》

被译为多种语言，问世 60多年来，成为东西方的畅销

书，被一版再版，仅国内就有3种译本。拉弓和射箭既

是东方文明中一种悟道的身心活动，又是西方文化中

一种竞技的身体活动。这一现象的存在似乎为两种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架设了一座桥梁。奥根·赫里格尔

正是通过这座桥梁打开了东方文化的大门，以致此书

畅销至今。

奥根·赫里格尔通过亲身体悟，向西方世界展现

了东方射箭的魅力，也对日本弓道的国际传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作者在开篇先提醒读者，这本书所要写的

射箭极不寻常。透过作者的视角，可以看到现代西方

人对于射箭的基本认知，首先是格斗器械，然后是竞

技运动，他们难以理解射箭会与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产生关联。奥根·赫里格尔通过亲身挑战，向西方文

明展现了“射”之“道”的深层哲学价值，使得射箭在

“术”或“艺”的层面之外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向度和生

活的可能性。日本弓道中身体与精神合一的禅修打

动了这位西方哲学家，促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化传播实

例。对于这一实例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深入挖掘中

华射艺的当代价值。日本弓道源自中国，与中华射艺

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我们应该也需要有足够的自

信构建中华射艺的当代传承体系。我们应在现代社

会生活中重新审视“射”的价值和定位，以期通过“道”

的引领，配合德礼之射的精神文化传承，通过日本弓

道与现代射箭的比较，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探寻中

华射艺在技术实践与精神探求两方面的文化意义与

当代价值。

4 学射的难题：射术蕴含的东方哲理

射箭的历史极为悠久，各民族都在实践中摸索、

总结其技法要领。正是在身体控制的技巧中，先人发

现了射箭身体动作与人的内在心理、精神层面产生的

关联互动，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整体性的认知，

射术被赋予了自然万物之哲理。这一点也体现在日

本弓道的技法体系中。东西方的射箭存在很大不同，

足以激发奥根·赫里格尔的哲学深思。奥根·赫里格

尔就像一面镜子，他在学射时经历的困境和思考将射

术的深层价值映射得淋漓尽致。借助他对射术的领

悟，结合“道法自然”“身心一统”等中国哲学思想，可

重新审视中华射艺技法中所蕴含的哲理。

4.1 拉弓的困境——认识呼吸的力量

初学射箭时，都是先学基本站姿、身姿和手法，然

后讲解用力的原理与技巧，目的是让初学者能够稳定

地拉开弓。奥根·赫里格尔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

“禅意地”（spiritually）去拉弓。从射箭技术学习的角

度看，即学会放松地把弓拉开。这里面临一个看似矛

盾的问题，如何放松地拉弓？拉弓是用力的过程，放

松是拉不开弓的。事实上，此处是指学会控制身体，

放松不用力的肌肉，从而让人整体上放松，这是一个

很难的身体控制过程。在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办的射

箭教练员培训师课程中，放松地拉弓是高级技巧。由

此可见，这一技术学习是射箭项目本身的核心要点之

一。日本弓道注重通过呼吸放松：“不是我求之而未

得的技巧，而是控制呼吸，将其新的、深具潜力的各种

可能发掘出来。”［7］16 现代射箭也非常重视呼吸的训

练。呼吸与拉弓之间看似难以建立联系，而奥根·赫

里格尔将之称为用“神意”去拉弓，这一表述增加了理

解的难度。笔者认为，这是东方文化通过身体经验所

获得的一种合理的身体运用方式，其中包含“道法自

然”的哲理。人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配合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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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的节奏，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例如，穿线时

先吸气，线与针孔对准时屏息，穿过后呼气。这是一

种很自然的状态。拉弓前完成上一步动作的呼气，以

吸气开始拉弓，呼吸与动作的完美配合可使人更自

然、自如地运用身体，这一奥妙与东方的身体认知

有关。

4.2 放箭的困境——集中精神的放松

学射 1年之后，奥根·赫里格尔遇到了第 2个难题

——撒放。他很真实地记录了自己遇到的困难：“每

当我放箭时，手总免不了要猛烈地抖动一下，这使我

的全身也明显地摇动一下，而且还影响到弓和

箭。”［7］19相比之下，大师的放箭却是那么从容，仿佛是

儿童玩耍似的。关于撒放技术的动作原理，徐开才［8］

曾提到“滑弦撒放”的概念，意思是弓弦是从手指里滑

出去的，是屈指肌的放松，而非伸指肌的用力，即放箭

不是主动用力，而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要正确放

箭，肢体的放松还须配以大脑与精神的放松。大师看

似儿童戏耍的自如放松，实际是高度合乎运动技术原

理的，这既有大量练习所带来的技术自动化，也有大

师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体上所带来的精神专注与放

松。在放箭时，假如注意力稍有分散，就会失去对身

体的精细控制，从而产生明显的动作问题。这一技术

本身要求身与心的高度配合一致，尤其是对于内心的

专注与放松，要求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

撒放是极为精细化的技术，需要长时间的打磨，

以娱乐为目的的业余参与者多数会在此停滞不前。

他们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支撑自己，无法排除意识的干

扰而做到精神的完全放松。这种放松需要严肃、认真

的态度，不仅是射箭时，在射箭训练之外，也需要磨练

这种意志力。例如，奥根·赫里格尔在学射箭时，要求

他“在路上必须凝神收心，把注意力集中到练习厅里

所发生的事上。经过任何地方都要做到目不旁视，就

好像世上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是真实的，那就是弓

道”［7］25。这一方法强调专注，通过凝神收心达到精神

自由、放松的状态。射艺对人整体的内心状态要求较

高，既可服务于技术的提升，也可服务于精神的修炼。

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内外兼修”的体现。

4.3 审固的困境——心无旁骛的忘我

3年后，奥根·赫里格尔“还是不能等着箭‘脱手而

出’。跟以前一样，除了有意识地放箭，我别无选择”［7］35。

这是每一位希望提升自我的射手必然要面对的“瓶

颈”。在学会撒放之后，只是能够把箭放出去。若要

随心所欲地发射、命中，还有一个“审固”的环节，《礼

记》载：“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

矣。”［9］3663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一种飞跃，也可称之为

“顿悟”。对应西方的射箭，这个环节被称为“瞄准”，

即从拉弓结束（靠位完成）到撒放之前，大约有 3 s 的

时间，需要射手达到一种高度的专注和身体稳定的状

态，所以中国古人称之为“审固”。这是实现“动作一

致性”的重要保障。卢元镇在观看少林禅弓赛后，称

之为“哲学的三秒钟”［10］。在访谈时徐开才告诉笔者：

“我从事射箭 60年，这‘哲学的三秒钟’说到我们射箭

的核心了，是弓箭的主人，还是弓箭的奴隶，就看这三

秒钟。”

审固时要排除杂念，进入思想高度集中的状态，

要放空自己的思维，达到“忘我”的境界。当你的思想

稍有分心波动时，这一箭一定会偏离目标。这种高度

的稳定状态需要精神的放松和思想的集中，也就是放

下自我、心无旁骛的状态。正如阿波研造所言：“你做

不到在合适的时机正确地放箭，就因为你没有放下自

我。”［7］22所谓的放下自我，实际上是注意力的高度集

中，但不是集中在外部目标（是否射中）上，而是回归

到自身的一种极致状态。只有凝神，才会忘我。这种

身体与内心高度融合一致的状态非常接近禅的立意，

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身心一统”的理念高度相似。

通过射之道可参悟神秘的禅之意境。更重要的是，通

过射之道，可以理解中国哲学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一

种向度。通过学练射箭技术，实现身与心的修炼，在

人的世俗生活中，为纯净心灵提供一种现实可操作的

方法。思想高度集中的忘我也是体育竞技的最高境

界。在比赛中，任何臻于完美的运动员都能使自身处

于一种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的精神状态近乎神秘的

禅境，却是可感、可悟、可理解、可表述的。这是体育

所具有的“道”之要义。

5 多方位修行：由术入道的精神之旅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现代日本，射艺之术

都蕴含了中华传统思想的意蕴。射箭这一东方传统

文化现象极为注重身体修行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

它将对“道”的体悟融入生活实践，与仪规相结合，进

入纯粹的炼心境界。再以奥根·赫里格尔学射为例挖

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华射艺多方位修行的文化

创造。

5.1 超越功利的“道”之实践

弓箭曾是狩猎和战争的实用工具，进入现代文明

之后，其实用性的功能才逐渐消失，转为一种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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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神需求的文化现象。中西方在这一点上是共通

的，但各自满足的精神需求不同。在东方文明中，弓

箭很早开始便进入纯粹的精神领域，在中国表现为礼

和德，在日本的弓道中可用以修禅。“弓道仍是件生死

攸关的事情，它是射手与自身的较量，这种较量不是

可有可无地摆摆样子，而是与一切外部较量的基础。

在这种射手与自身的较量之中，这种艺道隐含的实质

便显现了出来”［7］2。射道可能已不关乎“死”，但关乎

“生”，而且是抛开功利性的“生”，即进入“道”的层面。

基于此，“射”可以不再是健身手段、休闲工具和竞技

形式，而是衍生出一种严肃的内在价值，可直接丰富

人的生活，成为“道”的实践。

这种形式的“道”之生活实践很难被西方人理解。

在学习弓道的过程中，奥根·赫里格尔曾认为，放箭是

为了射中目标，拉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大师却认

为：“你想要射中目标的意愿太强了。”奥根·赫里格尔

对此极为困惑，并提出：“你自己常跟我说射箭不是消

遣，不是无目的的游戏，而是生死大事！却为何说我

主观意愿太强了呢。”大师最终指出：“射一箭，毕生

力。”这里蕴含深厚的东方哲理，每一次射箭，射出的

每一支箭，都需要用毕生之力去实现，足见其严肃性，

虽已不再关乎战场上的生死，但也绝非消遣娱乐。这

种严肃性甚至超越射中目标的外在功利性。射之

“道”的目的性不仅在于是否中靶的外在目的性，更在

于人在射之中所体悟的精神实践生活的内在目的性。

“道”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就在人的举手投足、

一呼一吸之间，虽寻常，却不可“儿戏”。倾尽一生之

力的严肃性使射道进入“天人合一”的哲学领域，成为

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实践，却又没有脱离身体的存

在，这便是“射之道”的独特追求与价值体现。

5.2 仪式、仪规的凝心敛神

早在中国商周时期，“射”与“礼”便实现了融合，

创造出世界文明中独有的礼射文化。中国最早的体

育竞赛——射礼曾经盛极一时［11］。礼射传入日本后，

经过本土化改造，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弓道。礼射的仪

式化特点在日本弓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为了更容

易进入拉弓放箭这一过程，射手跪在一边开始入静，

然后起身，庄重地走向箭靶，深深地鞠一躬，像献祭品

似的奉上弓箭，然后搭箭、举弓、拉开……在闪电般放

出箭，解除了紧张以后，射手仍处在紧随放箭时所采

取的姿势上，直到他在缓缓呼气以后不得不重新吸

气。接着，只有当他放下胳膊，向箭靶鞠过躬后，如果

无箭可射了，才可静静地退到场地的后边”［7］28-29。借

助严肃的仪式、仪规，“射”本身成为表达或阐释“道”

的仪式。

日本弓道对于礼仪的细节要求很高，练习 1组箭

花的时间通常是现代射箭的 10倍以上。这种仪式化

一方面是为了表达严肃性和尊重，另一方面是为了入

静、专注，这也是对意志力的控制、对内心的修炼。仪

规的细密同样考察、考验一个人的心态，看你的心是

否纯净、专一、放松与入静。奥根·赫里格尔以水墨画

家和插画师作比喻，“创作前的准备活动会同时将自

己引入合适的创作心态之中。在准备过程中，那沉静

悠闲的动作会使他得到至关重要的放松与浑身所有

力量的均衡，并使他收心敛神”［7］31。仪式本身的力量

与射箭的静力性特点可以共振出极佳的修心效果。

中国古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才将“射”与“礼”融

合，并用其“观德”，培养“君子”。一个浮躁的人难以

忍受这种礼仪过程。当下很多传统射箭爱好者甚至

排斥简单的礼仪，认为这跟射准毫无关系。笔者认

为，中华射艺中的“礼”不仅表达尊敬，而且修心。它

可以成为克服浮躁、管理情绪的训练方式。中国古代

将射礼用于贵族教育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也是当代

传承中华射艺的出发点之一。

5.3 纯粹炼心的“无艺之艺”

当奥根·赫里格尔困惑于如何才能放下自我、从

容放箭时，大师指出：“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目的、没有

目标的！你越是想学会以射中靶子为目的的射箭，你

就越射不好箭。”这是一段令人困惑的论述，乍看违背

了基本的逻辑规律。射艺如果没有目标，人们为何要

去射箭呢？事实上，射箭有其内在的价值与追求。“炼

心——单是由于这一点，射箭技巧才变成一种艺术，

而且，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会不断完善，使之成为

‘无艺之艺’”［7］4。所谓“无艺之艺”即纯粹的精神修

炼、以炼心为目的的艺术，可称为禅或道。因而，射艺

并非真的没有目标，而是有更为深层的目标，这种目

标存在于精神层面。“无艺之艺”的解释展现了射箭目

标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二维区分，一个是箭靶，另一个

是内心，即以精神上的炼心目标超越物质上的箭靶目

标，从而成为没有目标的炼心之艺。

中国古代也有“不射之射”的说法。当列御寇（列

子）展现其高超的射箭技巧时，伯昏无人曰：“是射之

射，非不射之射也。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

渊，若能射乎？”［12］353只有达到忘我的境界才是不射之

射，才能超越外在事物的影响，哪怕临万丈之渊也能

不为所动。这是人向内在维度的深度挖掘与探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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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射”实现身体与内心的高度融合，或者说是人与外

界自然的融合。正如铃木大拙所说：“假如一个人真

想精通一门艺术，光有技巧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他

必须超越技巧，让艺术成为一种源于无意识的‘无艺

之艺’。”［7］7出于炼心的目的，射艺被提升为一种纯粹

的精神活动，但并非是脱离了身体活动。这种“身心

一统”的东方哲学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提供了一种新

的视角，带来更深刻的启示。事实上，很多东方体育

项目，如太极拳、瑜伽等，都有身心兼修的特点。“身心

一统”认识论下的东方体育认知定位问题将另撰文探

讨，在此不赘述。

6 反思与启示

6.1 奥根·赫里格尔神秘主义表述的缺憾

奥根·赫里格尔的学箭悟禅提供了对于“射”之

“道”价值追求的启示，也令人深入反思中华射艺的传

承走向问题。但略有遗憾的是，哲学出身的奥根·赫

里格尔对于弓道中禅意的描述和理解，略带神秘主义

色彩。他开篇便指出：“禅和所有的神秘主义一样，要

理解它只有当自身成为神秘主义者，且不受不正当手

段的诱惑去获取神秘的体验所不容他获取的东西。”［7］5

这种神秘主义的表述并不利于读者的认知。在奥根·

赫里格尔射不到远处的靶时，也有对于射箭神秘主义

的理解。大师为他指出“一个为普通经验证明了的事

实：一个优秀的射手用中等强度的弓能比一个非精神

（unspiritual）射手用强度最强的弓射得更远。靠的不

是弓，而是大脑的沉静，射箭时所依赖的活力与灵

觉”［7］41。对这一看似神秘的事件，笔者有过亲身体验。

在一次比赛中，得到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领队孟繁爱的

点拨，放松放箭，在其他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竟然

比之前射远了 10 m。这种改变确实并非由弓引起，但

也并非神秘的精神力量和灵觉，而是大脑与身体协调

放松的结果。

关于神秘主义的问题，笔者专门访谈了《学箭悟

禅录》译者余觉中。笔者在指出奥根·赫里格尔略带

神秘主义表述的问题时，余觉中认为用“道”的表述更

符合射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向。禅本身是佛教的

事物，向来以“不立文字”著称，因此也不能过于苛责

奥根·赫里格尔的表述。也正因此，笔者并未关注

“禅”，而是集中于“炼心”的层面进行认识与思考。“以

弓入禅”归根结底是控心的技术，可属于神秘的宗教，

也可理解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对于世俗功利，包括竞

技结果的超越。只有超脱于世俗功利才能做到射不

动心。宗教神秘性的解释导致很多人将“射之道”理

解为不可理解的玄学，难以学习、认同，从而将其束之

高阁，不为所用。事实上，在梳理奥根·赫里格尔学射

的过程后可以发现，弓道并非神秘难以理解。在中国

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射”本身已埋好了修心的伏笔。

从《论语》中的“君子之争”、《礼记》中的“射以观德”，

到《孟子》中的“反求诸己”、《庄子》中的“不射之射”

等，中华射艺对于心的考验、对于内心把控能力的要

求，以及对于精神层面“道”的体悟都已完备，即不借

助于神秘性的参禅，中国入世哲学思想本身已表达了

超越世俗之“射道”的价值与追求。

6.2 以儒家入世哲学重审中华射艺的内在追求

儒家思想关注世俗生活，人的外在行为及其内在

道德构成其入世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儒家入世哲学

思想影响下，“礼”与“德”等概念实现了对“射”的深层

构建。中国传统射箭强调内在的精神追求，但很少关

注出世的“体验”。这一点与日本弓道以射参禅不同。

为了探寻中华射艺的当代发展定位，需回归中国传统

文化的实用理性以及入世哲学中去。西周制礼作乐

后，“射”与“礼”实现了融合，“射”从一种实用性的活

动提升为一种实现社会秩序的礼仪教化活动。孔子

“释礼归仁”之后，“射”与“德”产生了关联，“射”进一

步提升为培育君子德性、内外兼修的活动［13］。射箭时

要求内志正、外体直，不仅考察个体的箭术，还考验人

的内心专注、纯净程度，引导人通过将外在“礼”的秩

序内化为君子之德，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入世人文关怀。因此，孟子言“仁者如射”［14］，射是关

乎个体内心的实践活动。王守仁［15］也认为：“君子之

学于射，以存其心也。”“射”对于“心”的修炼有很强的

效用，使之可迁移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射

之道的内在精神追求。

中国的入世哲学将射提升到“道”的层面，既有个

体层面对于修心的纯粹精神境界，又有社会层面对于

君子之德培养的世俗生活意义。射之道以其内外兼

修、身心合一的特点达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在“天道”层面，射艺可有助于寻找超越世俗功利的精

神价值追求，使“无艺之艺”进入生活实践，创造一种

接近禅定的“可能生活”。铃木大拙曾说：“射手与靶

子不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而是融为一体。只有当一

个人完全虚空，摆脱了自我，才能达到如此的无念境

界，他与技巧完美地成为一体。”［7］7在“人道”层面，射

艺可有助于重新认识“礼”的教化价值，将君子之德的

修养作为射艺的发展定位之一，将“以德引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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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引领，从而服务于人的培养以及社会和谐秩

序的构建［16］。以儒家入世哲学重新审视中华射艺的

价值追求更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当

下文化自信的构建。通过“射之道”的价值引领，可重

拾中华射艺所积淀的对自然、社会乃至人自身的根本

认识，从而改变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进而在根

本上确立“德”的价值，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出世

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是对中华射艺内在追求的再

审视。

6.3 中华射艺之“道”的价值理性构建及其对工具理

性的超越

道何求？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

原理、准则、宇宙的本原等［17］。后来“道成了表征中国

古人了解的宇宙秩序、伦理秩序、精神秩序及其统一

性的概念”［18］。道从一个基本的生活概念逐步提升为

规律与秩序的表达，但始终未曾脱离人的生活。中国

人对于道的追求融于生活实践，与人的每一刻存在、

作为、修养、意识贯通交融。“天道”“人道”相合一，即

形成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与主体存在的目的性相合一

的“道”，于是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达到所谓“中

和”的最高境界［19］。人的主体性价值与宇宙运行规律

的融合便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境界。为了实现

“道”的追求，人必须与“道”保持经常的接触（《中庸》：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才能赋予其生活以精神价

值和内在意义。这种接触通过精神实体“心”来实现，

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以“心”为中心观念而逐步形成的。

“心”被看作是一切超越性价值（即古人所谓“道”）的

发源地。余英时［20］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心是房

屋，打扫干净，让“道”可以住进来。荀子言：“人何以

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21］未经修

炼（打扫）的“心”是无法达“道”的。射箭正是修炼内

心以达“道”的极佳手段。射箭时要求内心高度专注，

也就是静心状态，而心要修炼到虚壹而静的状态才可

以知“道”。因此，中华射艺通过对心的修炼使得悟道

成为可能。换言之，“道”的价值引领才使中华射艺成

为一种纯粹炼心的“无艺之艺”。中华射艺通过修心

以悟道，回归人的主体性存在，以人的发展作为最高

追求。这是儒家将射艺纳入贵族教育的原因，也是其

价值理性的体现。

另外，中华射艺之“道”是礼乐相合的理想社会秩

序构建之“天道”与君子式社会公民培养之“人道”的

合一。当人的存在与发展（人作为主体的目的性）和

外在社会规律相统一时，便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理想，即“天人合一”之道。中华射艺早在先

秦礼乐文化中便成为一项中国人安放于内心的实践

哲学，从而超越外在功利性目的。对中华射艺文化基

因的解码将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确立一种精神的向

度。中华传统体育具备符合人主体性发展的价值理

性，可在当下生活实践中阻止“器物至上”的工具理性

泛滥［22］。它不再仅是实现健康、休闲或竞技等目的的

工具，而是以人“身心一统”“内外兼修”的全面发展为

根本目的的修心悟道。这种价值理性的构建将超越

西方体育将身体视为工具、过度追求竞技结果的工具

理性。中华射艺对于“道”的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精

神在体育现象中的繁衍，也将是中华传统体育对于消

解现代体育异化的思想贡献之一。

6.4 中华射艺“术道并进”的哲学基础与价值追求

术何为？笔者开篇曾提出术之定位的局限性问

题。阿波研造曾说：“即使你几乎能做到箭无虚发，充

其量你也不过是个喜欢炫耀、技艺高超的箭手。对一

个念念不忘命中率的职业射手而言，靶只不过是一张

任其射成碎片的可怜的纸头而已。”［7］41术如果没有指

引，确实容易陷入实用功利而不能自拔。工具理性泛

滥是导致现代体育异化的典型原因。但也不能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术”视为可有可无的工

具。掌握娴熟的技术是通达技艺的必备条件，经历过

技术训练的磨练才能提升对于射艺的理解。射艺之

术的训练本身蕴含着对身与心的双重影响，也具有内

外兼修的特点。术是修炼的载体，必须达到相当水平

的“术”，才能发挥其在炼心方面的价值。有了术的依

托，道可见、可感、可悟；离开了术，道是难以理解、顿

悟和通达的。为了避免中华射艺在“术”维度上工具

理性的泛滥，以及陷入“道”维度上的虚空，需要重新

审视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定位。

如何定位术与道？宗争［23］曾提出“射何以成道”

的问题；龚茂富［24］明确提出“由术至道”的理念，在完

成由射术至射艺的创造后，有必要继续推动射艺向更

精深的射道发展。这一判断是有前瞻性的。但笔者

认为，“术道并进”的概念更符合中国哲学“身心一统”

的思想内涵，更能展现中华射艺“内外兼修”的文化特

点，这并非文字游戏。道是术之本，术是道之用。术

无道不立，道无术不行，两者不可分割。龚茂富也提

到“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概念。“术”与“道”不应是

递进关系，而应始终是并重关系。余觉中在《学箭悟

禅录》译后语中说：“一味重道轻艺就会走向顽空，落

入世人所说的假道学。相反，如一味重艺轻道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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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执着而不能自拔，最终死在艺上。”［7］61-62在访谈中徐

开才多次提及，其在60年射箭训练与执教生涯中悟出

的中国射箭发展之路就在于“术道并重、内外兼修”。

“术道并进”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思想

基础。庄子讲述庖丁解牛的故事时，借庖丁之口阐述

了“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即道进乎技的概念。

庖丁通过大量的练习，将高超的技术提升至心领神

会、专凭精神活动行事之境（“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官知止而神欲行”）［12］45。庄子将这种精神层面的游刃

有余称为超越于技术的道。庄子［12］177-178认为：“故通

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

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术是起点，技艺是基础条件，通

过礼乐、德达到道的层面。道是人精神生活的最高追

求与定位。因而，庄子认为“术”与“道”有着内在关

联，是社会自洽系统中的闭环。儒家思想虽与道家不

同，但也强调在社会生活中，术、道并存于身体实践。

《礼记》载：“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

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

也。是故圣人务焉。”［9］3653道作为精神引领，通过身体

力行的实践活动实现。中华射艺在这种思想认知下，

成为实现“术道并进”的实践载体。中华射艺“术道并

进”的实践生活符合当下全方位育人的综合教育理

念。它的价值追求可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教育和文化

自信的构建，这也是提出“术道并进”的意义所在。

为何术道并进？术主外，道主内，内外兼修。内

是心，外是身，身心一统。身心一统的“人”对“术”之

修炼可超越工具理性，进入“道”的层面。“人”入“道”，

实现“天人合一”，即西方哲学所谓的“实现了人的价

值理性”。

7 结束语

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5］这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可作为传承中

华射艺的立足点。“射”作为君子“六艺”之一，早在先

秦时期便超越功利性，成为外习礼仪、内修仁德的社

会教化活动。“射”与艺、礼、仁、德等的融合是当下传

承中华射艺的重要内容。同时，“射”在“道”层面上的

价值追求同样值得深入探索。奥根·赫里格尔的《学

箭悟禅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中华射艺在“道”的

层面使“以术炼心”的价值理性得以服务于人的主体

性存在，从而为超越世俗功利和工具理性的泛滥提供

了另外一种价值选择。以“道仪为先”的精神传承突

破当下“器术至上”的价值局限，可以最终实现“术道

并进”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之路［26］。人们对于射

艺的习练即“一场射手与自身意味深长的较量”［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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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 and Tao：Rethinking the Orientation and

Value of the Chinese Art of Archery

—Comments on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ZHANG Bo1，SUN Jing2

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rt of Archery is faced with such dilemmas as confusion of

concepts，lack of culture and limitation of orientation. 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cultural value of Chinese

Art of Archery and determin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attempts are made to rethink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ery in the cultural collision，based o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of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written by a German philosopher. It hold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stemology of "unity

of body and mind"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technique of arche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ivation，and its value pursuit of“the art of no art”for mind training introduces archery into the

spiritual level of "Tao".The compatibility of art and Tao make Chinese Art of Archery become a life practice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a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 and

Tao" will mak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find the rationality of value in Chinese Art of Archery and this will

provide a spiritual dimension for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beyo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Key words：technique；Tao；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 and Tao；Chinese Art of Archer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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